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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摘录：

安静做真实的教育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是对教育本质的呼应和回归。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喧嚣中逐渐迷失方向，走上了一条与“真实”越来越远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路。教育让孩子痛苦，学校成了孩子们害怕的地方，老师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变得狰狞，课堂带给孩子们噩梦……大家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救。现实是，安静难，真实也难。

	心得体会（不少于300字）：

书名中的有一个关键词是“安静”。书的封面上还有用小字标出的三句话，似乎是对“安静”的注释：安静的心灵、安静的校园、安静的课堂。
    课堂是不是应该安静？我看未必。一群人什么情况下才是安静的？只有当所有人都从事自己的事的时候。也就是说，安静的课堂是少有交往的课堂。当然，交往有时也可以是安静的。我先前也在星韵写过一篇“安静的课堂”，后来该文字在《江苏教育》刊发出来的时候，我改成了“安静与课堂”，是在强调教师在课堂上要少一些聒噪，多留一些时间给孩子之间的交往、探索，要把握好讲、活动和悟之间的度。浏览全书，我看到姚先生更多地是在讲“教”，很少谈“学”。

课堂是教的场所，更是学的场所。什么是“学”，我们或许可以从古人所写的“学”中看出一些端倪：学字上部两个“╳”表示交往的意思。上面的一个表示祖先的灵，也就是和文化遗产的交往；下面一个表示学生之间的交往。包着两个“╳”的两侧，形似大人的手，或者说，表示大人向儿童的交往伸出的双手。从学的字首中，我们可以看出学习是一种以儿童（学生）为中心的交往活动。[1]日本学者佐藤学认为：“所谓学习，是与作为教育内容的对象世界（物）的接触与对话，是与在此过程中发展的其他学生的或教师的认识的接触与对话，是与自我的接触与对话。学习是通过创造世界（认知的实践）、人际交往（交往的实践）和完善自我（自我内在的实践）这三种对话性实践而完成的。”[2]雅思贝尔斯说的更绝对：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3]当然，交往可以是安静的，佐藤学对此也有相似的表达，不过他的表达似乎更到位，他说应该追求“润泽的教室”。课堂上的交往，尤其是学生之间的交往，更多时候不是安静的。
   由安静的课堂组成的教育，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校园是不是应该安静？我看也未必。阿莫纳什维利在他的《孩子们，你们好！》一书中“武断”地说：“教师应该具有教育的听觉，以便从这种所谓的喧嚷声中辨别出在这个儿童乐队中各种不同音律的乐器所奏出的音响，并使你满怀着先行聆听一下这未来的生活交响乐的激情。……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声，谁就愿意从事教育工作，而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声已经爱得入迷，谁就能获得自己的职业的幸福。”校园中应该有“书声琅琅”，因为这是读书的地方；应该有“乐声淙淙”，因为校园本身就是一首青春的乐章；更应该有“笑声朗朗”，因为真实的教育应该发生在一所幸福的校园中。
   由安静的校园组成的教育，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教育者的心灵是不是应该安静？应该！

香港《大公报》在晚清创办时，就以敢言立世，随时局几度易主。1926年被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接办后，提出了“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其中关于“不盲”，张季鸾在《本社同人之旨趣》一文中说：“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教育者守着一颗安静的心，就是“不盲”。
   追求真实的教育，首先应该去做真实的教育人，是去对教育实践进行亲身体验，不脱根；对教育现实进行真实分析，不臆想；对教育问题进行客观描述，不偏颇；对教育理论进行适切运用，不盲信；对教育前景进行理性追求，不盲动。对教育乱象不回避、对教育问题不躲避，基于自身教育实践的认识、学习、思考和探索，说真话，写诚实的文字！也就是，先有一颗安静的心，再去思考怎么做教育！

我想，姚跃林先生此书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提醒我们：教育者应先有一颗安静的心！


